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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善良我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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挤在地下室一间昏暗的
房间里，晚上无聊的时光，阿
武就是刷手机看抖音。信号
时强时弱，这让阿武原本就
很烦躁的心更加烦躁。

他索性走出地下室，来
到繁华的人民路大街上，望
着闪烁的霓虹灯映照下的大
道上行色匆匆的行人、流光
溢彩的车流，还有手挽着手
的小情侣、推着婴儿车的妈
妈，他却茫然不知向何处去。

“大哥哥买枝花吧，今天
是情人节，给大姐姐送一枝
花吧！”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姑
娘，脖子上挂着一只塑料篓
子，篓子里放着一束束鲜艳
的玫瑰花，来到阿武面前。

“情人节？”阿武心里一
阵苦笑。阿武拥有1米 85
的身高，魁梧高大，从外表
看，没有谁会把他与一个在
建筑工地打工的工人联系在
一起。

三个月前，阿武在家乡
谈过一个“大姐姐”，可未来
的丈母娘说，没有 30万彩
礼，不要来提亲。阿武无奈
之下，离开了家乡，来到这座
城市希望能找到一份好的工
作，挣钱娶亲。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
面的世界也很无奈。

“去、去、去。”阿武心烦
地挥挥手，大步离开，不再理
会身后卖花的小姑娘。

他看看手机微信里的零
钱，只剩下300元，口袋里的
现金也不足100元，而这个
温馨浪漫的二月还有半个月
才能过去，吃饭都成问题，还
有什么心情去花10元钱买
一枝外表美丽的花，而且送
给谁？

阿武漫无目标地走着。
“老板，行行好吧，能不

能给我五块钱吃碗面条？”一
个看似有70多岁的老太婆
来到阿武面前，双手作揖央
求起来。

“去、去、去。”阿武心烦
地挥挥手，“老板？居然有人
把我当成有钱人！”他心中不
免一阵痛楚。我还差人救济
呢！阿武心里嘀咕起来。

忽然，阿武眼前一亮，一
帧帧画面从眼前闪过。那是
抖音里的画面。说的是，一
个男青年为了帮助一个双目
失明的卖花姑娘，天天花5
元钱来买花，赢得了姑娘的
芳心。后来卖花姑娘治好眼
病，当上了企业董事长，寻找
到小伙子，正巧小伙子办的
企业破产了，姑娘拿出巨资
回报小伙子，帮助他渡过难
关，还嫁给了他。

“刚才那卖花的小姑
娘？”阿武自嘲地笑了起来，

“没有这样的好事，我不会有
这样的艳遇的！再说人家还

是一个孩子！”
一个又一个行人从阿武身

边走过，谁也不会关注谁。
“小兄弟，您好，能否帮一

个忙？”这时一个背着小孩、手
里拎着布包的妇女来到阿武面
前。“不好意思，我要回老家去，
买车票还差20元，你能不能借
给我？”阿武看看这个跑得满头
大汗的妇女，刚想说：“我又不
认识你，凭什么要借钱给你？”
话还没有到喉咙，抖音里的画
面倏然出现在眼前。

让阿武动心的，有这样一
个场景：一名男士向一个蹲在
地上哭的女孩子借10元钱打
出租，姑娘居然把身上仅有的
10元钱借给了这名陌生的男
士。然后，男士问她为什么在
路边哭，她说父亲生病了，住院
费还差 3 万元，自己无能为
力。这名男士说：“姑娘，我们
加一个微信吧，到时候我把这
10元钱还你！”让姑娘意想不
到的是，男士从微信上给她转
去3万元，并对她说：“不要哭
了，快拿钱去给你父亲看病！”
姑娘说：“我们素不相识，你怎
么一下子转这么多钱？”

那男士对姑娘真诚地说：
“我们是一个公益性组织，在寻
求需要帮助的人。你身上虽然
仅有10元钱，却肯借给一个陌
生的求助者，所以你的善良我
买单！”这种故事场景在抖音里
有很多，让阿武十分动心。他
突发奇想，如果自己也能遇到
这种“你的善良我买单”的人该
多好。

“莫非这就是抖音里的测
试场景？”阿武似乎看到自己转
给面前妇女20元，然后，镜头
一换，有人给他转来一笔可观
的钱，并对他说：“你的善良我
买单！”

他迅速掏出身上20元现
金，交给妇女说：“大嫂，不要说
借，谁都有急需的时刻，拿去买
车票吧，早日回家！”

妇女千谢万谢地走了，没
有出现期待的“你的善良我买
单”的场景，阿武又是一阵苦
笑。

不过从此，阿武看到乞讨
的人、需要帮助的人，都慷慨
给予帮助。他心里一直盼望
着抖音里“你的善良我买单”
的上演。

半年过去了，抖音里那所
谓的公益组织提供的“你的善
良我买单”没有上演，倒是他所
在的建筑公司收到了一封又一
封表扬信，公司将他录取为正
式职工，还送他到一所大学学
习深造。

又半年，他的“大姐姐”从
家乡发来信息：“阿武，妈妈同
意我们的婚事了，30万彩礼钱
不要了！”“真的？”阿武惊呆
了。“是真的，妈妈说，你的善良
她买单！”

朱大德，藿香饺，梅庵书
苑，花露烧。

车前子以为这是南通四
宝。排名不分先后。

这朱大德，便是画家朱
建忠。看起来，这四宝毫无
关联。一人一点心，书院与
花酒。而且这酒也没有名字
来得撩人。花露烧是米酒、
烧酒混合而成的，南通方言
称“混合”为“花”，其中并无
花意。然而后三样却透露出
朱大德的一点玄机：一种永
存时间之上的素朴之美，抑
或者，这也是四宝之共性。

大德先生与我同乡，也
是我的校友与前辈。此前我
去过他的工作室，听他谈过
关于艺术、关于绘画之见
解。工作室位于军山脚下。
小时候我常来这片野游，穿
行在人迹罕至的山林里，对
着植物图谱辨识各类植物。
近年东南麓的大片坡地被定
为自然生态保护区，这种野
逸的环境很适合艺术创作者
栖居。工作室一楼的客厅南
北通透，皆是落地玻璃，窗外
种着高大的芭蕉，叶片垂下，
在屋内投射出浓浓的绿荫。
这一层都放置着他的大幅作
品，裱好的靠在墙上，未裱的
随意散落在地，有些很大，也
有许多小幅画作，仿佛一个对
外开放的展厅。工作室二层
是他作画的地方，桌子铺上
大大的毛毡，调色盘、墨汁、毛
笔一字排开，旁边置一个脸盆
大的笔洗，作画用的羊毛排刷
几乎同工人刷墙的刷子一样
大，工具委实有些夸张，可能
就是取之于劳动工具。

他拿出一沓染了颜色的
宣纸来，纸张以墨色、蓝色、
青色为主。大德说，一般他
会同时染许多纸张，每张大
都要染上十多遍，随着一层
层晕染，纸张总会呈现出不
同的气象。每张纸的最终完
成度凭借的是一种感觉，这
种感觉仿佛就是烹饪的火
候，必须刚刚好。大德与这
些染过的纸会长时间处于一

种互相静观的状态，这个过程
可以视作“养纸”，就像养花一
样，养到一定时日花方开。

大德的画作都是在一方虚
无中画上一座山、一方亭，或者
一棵松，甚至是一团模糊的意
象。他的画作取名《天外》《不
动》《如切》《蓬莱》《须弥》《混
沌》《晦明》《虚空为四邻》，这些
词语似乎都能在先秦的哲学范
畴中找到出处，比如在老子所
言“有物混成，先天地生”里见
到“混沌”，在庄子所讲“一虚一
盈，不位乎其形”中望到“虚
盈”，在“夫至人者，相与交食乎
地而交乐乎天，不以人物利害
相撄，不相与为怪，不相与为
谋，不相与为事，翛然而往，侗
然而来”中体察到“不动”。大
德与先秦哲学家相知相通，超
越了时空，也超越了时代。看
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先秦
时期的思想光辉中已经包含了
一定高度的书画美学意蕴，只
是当时还没有可以与之佐证的
艺术实践活动，学者徐复观评
论老庄哲学时认为“他们由工
夫所达到的人生境界，本无心
于艺术，却不期然而然地会归
于今日之所谓艺术精神之
上”。先秦时期的书画美学思
想在中国书画中一直有迹可
循，只是今日之艺术家，如大德，
在传统之上又有了新的图式理
解，从而呈现出一种有别于过去
的笔墨叙述，归为新朦胧主义也
好，新水墨派也好，是艺术历程
中的回到原点的突破。

大德将自己对世界的看
法、对生命的态度，以笔墨形态
反映于画作之中。大德的画中
充盈着天地之气，这“气”是一
种抽象的、不可描述之“气”，天
下万物、春夏秋冬都是以这个

“气”的不同状态而存在的。譬
如，“阳气始上”则为春，“阳气
始下”则为秋，气之聚为生，气
之散为死。天地万物间，在我
们看见或看不见之处，皆有

“气”的存在。如何把这样一种
虚空的理念转化为具体的视觉
形象表现出来，是非常难以琢
磨的，自古以来的中国画家都

在试图用自己的方式探索这一
问题，多者都以“空”“无”“留
白”来处理。宗白华曾说：“画
家所写的自然生命，集中在一
片无边的虚白上，营造一种虚
灵的空间”。而在大德的笔下，
这种“空”变成了“满”，成为另
一种形式的“空”。他的画也是
一种虚灵的空间，但并不是那
无边的虚白，反而充满着灰色、
青色或是蓝色，这是他所认知
的“气”的状态，也是他所认知
的“空”的形式。“空”与“满”，

“有”与“无”，似是对立的、矛盾
的，其实相反，它们是相生相
伴、不可分割的。

有一天，大德在这大宇宙
中，劈出了一个小宇宙，里面还
是一座山、一方亭，或者一棵
松、一片漂浮的叶子。这便是
将天地间的浑然一气破开了一
道口。看起来这是画家的一种
破坏意识，其实未尝不是一种
修复意识。大德的方块就像是
天地初创时女娲补的天，好像
完整的天突然有了一处缺漏，
又好像是已经填满这个洞残留
下的补丁。无论是破坏还是修
复，它呈现的都是一种不完满，
一种对画面“气”的“伤害”。但
从另一面想，也许不完满才是
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完满，这道
破开的口，正是将“气”引向了
另一个小宇宙。小宇宙的“气”
独立转化，大宇宙的“气”依旧
充盈，然而这两者又有什么本
质不同呢？它们其实都是

“气”，看似被打破、被“伤害”的
“气”，实际上从来没有变过。

大德的画里还有一种不确
定性在里面，就譬如养纸，可就
连他自己，也不能提前知道养
成的纸会是什么样子。这种不
确定性更应该称之为借天而
成，气是否弥散？方块在哪
里？物象又为何？这些问题的
答案他统统不知道，都是天灌
注给他的，他只不过顺天意而落
笔。凡是天成的东西没有不美
的。“一个好时代的言语像银碗
里盛雪”，那言语如雪，新鲜照
耀，而大德的画，则如雪中银碗，
那茫茫虚空中的一点色而已。


